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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浏阳》

这是我们熟悉的过往 多么传奇的光芒
我们要将它重新歌唱 慢慢打开你心房
还要走到美丽的地方 采下一朵茉莉花香
放在你那温暖的手上 浏阳河水将它流淌
拾起那渐尘封的声音 放在月下的窗棂
让这美丽变得更轻盈 永恒不变的旋律
还要走到美丽的地方 采下一朵茉莉花香
放在你那温暖的手上 浏阳河水将它流淌
浏阳河流蜜的河 五十里水路到湘江
浏阳河温暖的河
幸福的歌儿传四方
传四方
玖月奇迹是中国大陆著名器乐演唱组合，CCTV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他们将新颖独特的双排键表演与各种风格的跨界演唱完美融合，开创了舞台上的全新表演模式。双排键风格多变的演奏与各种唱法之间的自由转换配合的相得益彰，使他们可以自由行走于各种音乐风格之间，在中国乐坛独树一帜。2009年在国庆60周年期间代表中国年轻一代将中国的红色经典歌曲第一次唱响“维也纳金色大厅”，随后又赴美国、欧洲、香港等地巡回演出，获得了海外媒体的盛赞。

《梦回浏阳》是作为传唱经典歌曲而著名的青春组合玖月奇迹的新歌，时而娓娓道来的叙述，时而呤唱，节奏明快，既有熟悉的原音重现，又有反差极强的时尚演绎。水击船空，浪逐梦远，梦回浏阳。乐迷大惊：原来玖月奇迹的歌曲还可以如此又多出了几分天籁般的空灵。用双排键来展示糅合了笛子、古筝、琵琶等音色的柔情似水，灵动飘逸，让人心旷神怡。小玮的唱腔比起宋祖英版的抒情悠扬的民乐，这样颇具新意的电子民乐有了更多的现代感，让歌迷更易朗朗上口。                                （沈亚威老师 推荐）
人性的世外桃源——边城

喜欢沈从文的作品一定喜欢凤凰古城，因为这是沈老先生的家乡，又因为他的《边城》，于是，不少人把凤凰当作了边城。

其实，边城距凤凰还有百余公里。1943年完成的《边城》，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小说叙述的是湘西小镇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人生，以及这份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凄凉”。“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家人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说在这种极其朴素而又娓娓动人的语调中开始叙述，一开篇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宁静古朴的湘西乡间景致。小说叙述了女主人公翠翠的一段朦胧而了无结局的爱情，但爱情却不是小说所要表现的全部。翠翠是母亲与一个兵士的私生子，父母都为这不道德的、更是无望的爱情自我惩罚而先后离开人世。翠翠自打出生，她的生活中就只有爷爷、渡船、黄狗。沈从文用平淡的语言淡化了翠翠与爷爷孤独清贫的生活，却尽量展现他们与自然和乡人的和谐关系：近乎原始的单纯生活，淳朴自然的民风，善良敦厚的本性，与那温柔的河流、清凉的山风、满眼的翠竹、白日喧嚣夜里静谧的渡船一起，构成一幅像诗、像画、更像音乐的优美意境。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现代文明已经渗透进边远偏僻的湘西，作家感到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淳朴善良的民风将难以维系。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文学作品中构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小庙而已。”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塑造了一群闪耀着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这也许是作者对人性美的热着与热爱的表现，作者是极力张扬人性中善的一面的。在小说中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等都有所展现，一切都充满了善，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环。

小说中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一部极力张扬人性美的小说却以悲剧而告终，这不能不使读者陷入无边的怅惘。作者自己曾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

在《边城》里没有血腥的政治、军事冲突，有的是普通山民平凡人生情态及其人生哀乐，所以作者所表现的湘西土著民族的生活与外部世界迥然不同，却不失人之本性、长达千年的文化承传。文字表层，实近于一种平静而又浸透伤感的倾诉。实际上再现湘西土著民族的悲剧命运，这也就是湘西土著民族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

《边城》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边城》也许是作者努力建构的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 （图书馆推介）
压岁钱

                    高二（4）班张瑜
时间滴滴答答，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我和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着春晚，时而笑笑，时而议论着什么，房间里洋溢着久违的温暖。
看着电视里喜气洋洋的气氛，听到那一个个有关红包的字眼，我的心里痒痒的，期待着今年爸妈的压岁钱。我没有爷爷奶奶，家里也没有多少亲戚，也很少来往，所以爸妈的压岁钱是我的第一也是唯一的一份。虽然不多，但是每年都有，能让我感受到一种与其他小孩一样收压岁钱的喜悦，让我认为自己不孤单。
时钟上，分针、秒针、时针竞相追逐着，似乎希望能尽快一起感受新年的美好。而我也急得坐不住，为我迟迟不到的压岁钱。我转过头看看爸爸妈妈，他们正津津有味地看着那无聊到极致的春晚。我无奈地转过头，心想：他们不会忘记了要给我压岁钱了吧。我得提醒一下，可是直接说会不会有点太……我无奈地摇摇头，期待着爸妈能自己想起来。
分针，秒针依旧追逐，可是爸妈还是没有想起来的意思。“不会真忘了吧，算了吧，我也不期待了，反正有没有也无所谓。”我嘟着嘴小声地埋怨着。“下面有请赵本山，小沈阳……”伴随着主持人的声音，爸爸激动地说：“赵本山终于出来了。”我突然灵机一动，对爸爸说：“爸，还记得前年和去年春晚赵本山演的不差‘钱’和就差‘钱’吗？不知道今年演得怎样？”我特地在“钱”字上重读了一下，可爸爸竟然就“嗯”一下，睬都没睬我。我狠狠地敲了一下脑袋，心想：“笨死了，什么时候不挑，偏选这时候，不知道老爸是赵本山迷啊！”正当我决定彻底放弃的时候，妈妈突然说：“好像还没有给小孩压岁钱哪！”我急忙转过头冲着爸妈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哎呀，你急什么急，我早就准备了，准备钟声一响就给她的，现在你一叫，把计划都打乱了。”爸爸边说边拿出那早已用红包包好放在口袋里的压岁钱。“我们家丫头没人给她压岁钱，我们怎么能忘记呢，肯定每年都要让她尝到拿压岁钱的喜悦，我是不会忘记的。”说着便把它递到了我的手上。我接过的时候，心里乱成了一团，各种复杂的情绪缠绕着我，让我觉得手上是千斤负担，承受不起。
时针，分针，秒针终于重合，零点的钟声敲响，爸妈赶忙去放鞭炮，而我在这声声炮竹声中明白了很多很多……
教师点评：“他们正津津有味地看着那无聊到极致的春晚”，这个交代，真是一石多鸟呀，值得善于写文章的同学仔细揣摩。读过本文的同学一定会说，写得真逼真哪。好，老师告诉你一个小窍门：想把记叙文写好，一定要写心理活动，而且要写出波澜曲折出来。（缪爱明）

压岁钱

 高二3班 高缨缨 

新年到了，多么希望自己的口袋里揣满红包，但每年压岁钱都会调皮地从我口袋里溜走，久而久之，我也就习惯了。

今天是大年二十八，小舅主动来我家，可能是有事要跟父母谈吧!小舅来时，我正在房间看电视，只见小舅要从袋子里拿什么，我高兴极了，因为拿的会是红包?果不其然，小舅拿出一个红包，塞给我说：“拿好了，别给他们知道。”“来者不拒，拒着不来。”我嘴里小声地嘀咕着，“更何况是小舅给的。”我高兴地接过红包，说了声谢谢。待舅舅出去后，忙把他揣进了兜里。

当我还沉浸在拿到红包的喜悦之中时，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妈妈会让我拿这个红包吗?如果最终要还，不如现在就还了吧!我好矛盾，既不舍得红包又怕被骂不懂事，当时又没婉言拒绝，更何况我也没想拒绝呀!算了吧，还了，我心里默默地想。吃过午饭后，我把红包还给了小舅，说：“这红包我不要，过年给我买些好吃的，好玩的吧，我出去玩了。”小舅还没开口，我早已关上门出去了。天知道我有多么想要红包，可是没有办法呀!

吃过晚饭后，妈妈叫我把红包收好，说是她替我做主拿的。唉，我真不明白，家长怎么那么怪呢，当我要收红包时，一个劲地想还给人家，当我把红包还了，却又替我收了。那什么时候我才该拿，什么时候不该拿呢？

压岁钱是长辈对晚辈的心意，是长辈对晚辈新一年的美好祝福，为什么不能欣然接受呢?难道每次拿压岁钱时还要揣摩一下心理吗?看父母是不是会答应?

礼尚往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别人的祝福应该欣然接受，同时送去对别人的祝福。而不是推推让让，送了又还，还了又送，显得那么的不自然。这种做事方法也在影响着下一代。

人与人之间应该真诚。我们要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接受长辈对自己新一年的美好祝福—压岁钱，将他们对我们的关爱铭记在心。

教师点评：这一篇和张瑜同学的《压岁钱》比较起来，同样有共同点：擅长心理描写。但不同的地方也很明显，主要有二：一是立意主要表达了可我得到压岁钱的心情以及父母对子女的关爱，这篇则呼唤人与人之间应该真诚，晚辈应该接受长辈的关爱。意旨有所挖掘。一是前篇重在写盼望得到的急切心理，这篇重在写要不要拿的心理。记叙文与议论文一样，拒绝面面俱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缪爱明）

    压岁钱

高二  王红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不知不觉中已经度过了十六个春秋，我早已褪去昔日的懵懂稚气。幼时最爱的最盼的便是新年，美好的假期搭配着美味的食物，更不必说那每个孩童心里最深的渴望——压岁钱。

压岁钱顾名思义是过阴历年时长辈给小孩儿的钱，寄托着他们那份浓厚的爱。而孩子们眼中更重要的却是那红色的纸兜兜里有多少张红红的毛爷爷，接下来便是折算成他们心仪很久的好玩的玩具，最新的漫画等。幼时的我亦不免俗，每至除夕便早就起身。不过却只等到老爸拿着一个颇具手感的红包（所有压岁钱的总汇），才“邪恶”的笑着说：“诺，老爸很大方的……我满心欢喜的接过，眉宇间的喜悦尚未完全展露，手中的红包却又落入老爸“魔爪”，面对我哀怨的眼神，一副“神马都是浮云”状：“摸摸手感也好……..”
因此我再也没有对压岁钱抱有希望，然而今年我却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红包，虽然里面仅有10枚1元的硬币。但当时收到这份红包时的震惊不言而喻。因为它的前主人是一个初中同学，为人很冷漠，不喜和人走的太近，就像一株高傲的水仙。他最喜欢收集的便是那些人民币。他的收藏中有一组1990——1999的老版硬币，虽然市价不高，但我却特别喜欢。

说起我们的相识也很平淡，只是一时兴起叫他“外公”，和他唯一的好友兼同桌为“外婆”。

我们之间平行线般的命运也变有了交点，其实真正的我们没有什么肝胆相照的友谊，只是每每上课时回眸间看见他们的那份认真，课后不会做习题时“外公”的耐心讲解，不开心时“外婆”安慰的玩笑，他们打球时为他们准备纸巾，也就如此而已。离开学校后，我们三人间并没有多少联系。新的一年钟声敲响，惯例一人一句的新年快乐，却未曾想到会得到一份新年礼物和一份“压岁钱”。其实“外婆”送的礼物我还能理解，可是那份“压岁钱”,我却着实未曾想到，只记得电话里那端一如既往冷冷的嗓音：“你‘外婆’送你礼物，我不知道送什么好，就只好包压岁钱了。”后来“外婆”对我说：“你‘外公’是真的把你当兄弟了，你也知道他的性格，要好好珍惜。” 
望着手中的“压岁钱”，久久的我无言。

   小小的压岁钱包含了太多太多，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如何成长，而在未来我也会用它来见证他人的成长！

   教师点评：王红琳，一个永远敢于挑战自我和善于超越自我的女生。这会儿，又浮现出好几个傍晚，别人吃饭去了，她在我办公室一遍又一遍朗诵诗歌让我评鉴的情境，孜孜不倦，定然天下无敌。本文高明之一：选材角度巧妙，给压岁钱的却是同学。高明之二：立意的鲜活，竟然这压岁钱还能见证他人的成长。怪不到文章前面部分絮絮叨叨地说了那么多，原来都是铺垫和伏笔。看到这个结尾，我想不少同学会由衷赞叹吧？亏作者想得到呢！（缪爱明）
“志愿”能否成为更多人生活方式

张 铁
志愿服务是一种公共生活，能打破群体的陌生和隔膜。

这是一条容易被“淹没”的报道：北京首都博物馆志愿讲解员张鹏，9年义务讲解3000多小时，分享文化的同时，收获一大批“粉丝”。

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从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到世博会的“小白菜”，无数如张鹏这样的普通人，正把“志愿”一词，推送进社会的视野。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统计，1993年到2009年，有4亿多人次志愿者提供了超过83亿小时的志愿服务。

张鹏是一名国企下属企业的办公室副主任，爱好历史文化。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把世界限定在办公桌旁，把爱好锁死在防盗门内。假设每小时接待20个参观者，他已在志愿讲解员岗位上与6万人交流。打开他的微博，更可见与中小学校、社会团体的广泛互动。对于张鹏，志愿服务，正是一种公共生活。

我们或许能想象，如果不是成为志愿者，这个“80后”小伙子可能的生活：逛街、唱歌、打游戏、看电视……正有越来越多“宅男宅女”，蜷缩入自己的小小世界。以自己为中心和重心无可厚非，然而也难言生活质量与境界。相比之下，张鹏用志愿服务打开一扇截然不同的大门，选择了一种更积极、也更开阔的生活。

参与志愿服务，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都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实现。志愿服务搭建的公共生活，不正是实现这些高层次需求的平台吗？正如张鹏收获尊重和满足，奥运、世博志愿者收获对国家、社会的信心，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自我成长。

培育良性公共生活，同样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一个左邻右舍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一个老人靠街头麻将、小孩靠网络游戏打发时间的社会同样是不正常的。公共生活是社会共同体的粘合剂，在这条纽带下，人与人互动交流，群体的陌生和隔膜才能打破。如果任由冷漠空气持续蔓延，每个人都封闭进一己的世界，难保你我不会成为走过小悦悦身边却视而不见的第十九人。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远离志愿服务、拒斥公共生活，而是门槛有些高。一些发达国家的志愿组织，“从下水道到臭氧层到太空垃圾”无所不包，形式也亲切而有吸引力。在中国，志愿服务很多还打有行政烙印，志愿者的注册、组织、培训仍面临诸多问题。在一个网络调查中，80%的网友表示愿参加志愿服务，“可不知如何加入”。

志愿服务尚需改进，公共生活有待填补，社会管理者理应更为重视。倡导之外，需要更多的首创精神、更精心的制度安排、更有效的组织运作。上月底，广东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可谓有益探索。各类社会组织，理应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资源。

一次讲解后，孩子们往张鹏手中塞了很多糖果、钥匙扣等小礼物。播入他们心田的，不仅是文化的种子，更有志愿的种子。走出小我，走向社会，或许，这才是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
                                        （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年12月06日）
















